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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坤

　　白惨惨的太阳，倦怠地飘在天空。

　　空气干冷干冷的，每吸一口气，都

感觉鼻腔被刺的难受。缺少水分的地

表，没有冻住的浮土踩上去软软的，溅

在鞋和裤腿上。

　　爷爷打个喷嚏，用力揉揉鼻子，望

着天说，该下雪时不下雪，不像个爷们

儿哩！奶奶拍拍裤腿上的土，看着灰黄

的麦苗说，该下雪时不下雪，这日子过

得就像炒菜不放盐，没滋没味哩。

　　日头听了爷爷、奶奶的话，害羞地钻进一片云中。西北风被爷

爷、奶奶的话激怒，像牧羊犬一样，把灰灰的、绵绵的阴云，从天边

撵到爷爷、奶奶的头顶。阴云一团一团地缓缓黏在一起，刚才还明

晃晃的天空，黑了下来。

  爷爷、奶奶看看天，惊喜地说，要下雪了。爷爷、奶奶拉着我快

步往家赶。

　　天，阴云密布，噼里啪啦地先掉一阵雪粒。高粱米大小的冰粒

砸到地上，像调皮的小精灵一样，撒着欢儿钻进浮土中。终于，呼

啸的风卷来像柳絮一般的雪、像芦花一般的雪、像蒲公英一般的

雪，撒着欢儿、打着旋儿，把天地席卷为一统，扬起漫天雪花。

　　紧一步慢一步地赶到家，奶奶拍打着我满身的雪花，爷爷摸

一把濡湿的胡子，大笑着说，这雪有下头，老天爷够爷们儿。奶奶

说，日子终于有滋有味了。

　　天色渐晚，执拗的风东一头、西一头地撞累了，便逐渐消停，

天地间万籁俱寂。雪直刷刷地落着，老屋前的小院被白雪铺满，暮

色下显得清幽宁静。玉米秸垛、鸡栏狗窝、平展的磨盘、滚圆的石

碾都覆着厚厚的白。门楣旁宛如长龙的玉米辫、屋檐下红似火焰

的辣椒串，在雪光的映衬下，黄的愈黄，红的愈红。

　　故乡的雪夜寂静而漫长，连狗也懒得出声，纷纷扬扬的雪花，

絮絮叨叨，如老奶奶话家常，有言不尽的冗长岁月，有道不完的柴

米油盐琐事。老屋的棂子窗上，晃动着煤油灯的浑影，像落在孤井

中的一粒寒星，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偶尔有枯枝断落的声音，都能

传得很远很远，让早早钻进被窝的人们，在这些声音里醒来又睡

去，只觉得夜好长，梦好甜，日子好长。

　　一梦醒来，大雪已停。但见房前屋后、原野深处，各种突出地

面的物体，在雪后都变成了各种形态的雕塑，没有棱角，没有突

兀，一切都是那么圆润、平和。

　　一只喜鹊飞来，落在枝头，叫一声、尾巴就翘几下，又叫一声、尾

巴又翘了几下，突然，它脚下一动，雪絮似银菊凋瓣，纷纷扬扬，腾起

一小团雾泽。爷爷嗅一口湿冷清新的空气，说，喜鹊来报喜了，来年

小麦大丰收。奶奶说，我小孙子可以顿顿有大白馒头吃了。

  一场大雪让充满土腥味的故乡变得清新；一场大雪让泛黄的

故乡变得灵动；一场大雪让贫瘠的故乡变得肥沃；一场大雪让粗

糙的故乡变得精致。

　　一场大雪，给故乡留下一片人间烟火气息。

　　几十年以后，每到冬天，故乡的这场大雪，总在我的记忆里

飘起。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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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宏林

　　一天，在北方读大学的儿子，发来几张照片，兴奋留言：这儿下雪啦！我回他：老

家也快了吧。

　　是呀，节气已过小雪，到了该下雪的时候。看这天，阴沉沉，冷丝丝的，雨不时地

下，有天欲雪的征兆。虽是这么说，但我还是有些迟疑。跟从前相比，雪似乎变得遥

远了，陌生了。

　　即使，千呼万唤始出来，也只是象征性，敷衍地，飘一飘雪花，便草草地收场了。

大地像敷了一层薄粉，又似一幅水墨画。

　　从前的冬天，格外冷，西北风呼呼地刮，刮得愁云惨淡，刮得山寒水瘦，刮得蓬

断草枯。好在稻谷入了仓，菜籽、麦子下了垄。乡下人心里自然踏实，随遇而安。

　　寒风使劲地吹，气温一降再降，人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只是静静地等待，好像

等待着一位远方的贵客。

　　不久，一场雪如期而至。它落在地里，落在池塘里，落在树枝上，落在房屋上。纷

纷扬扬，一下就是好多天。有时，停一停，顿一顿，像个负重远行的人，途中搁下肩头

的担子，歇歇脚，喘喘气，再重新上路。

　　田野，空旷，寂静。鸟儿，虫子，销声匿迹。河边的小船，静静地泊着，船舱里满是

雪。果真，应了柳宗元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只是，不见了披蓑戴笠的渔翁。

　　积雪，覆盖了油菜，覆盖了麦苗。雪，是上苍赐予它们的礼物。它们枕着厚厚的

棉被，酣然入睡，做着甜美的梦，直到来年的春天醒来。

　　老人们怀里搂着火坛，坐在那儿取暖，打着盹。母亲总是闲不住，她剪鞋样，纳

鞋底，绱鞋。一家老小的棉鞋，全靠她的一双手。大雪天，她整日待在家里，低着头，

一针一线，拉扯得，哧哧响。

　　虽说天冷，待在家里舒服，可还年幼的我怎能按捺得住，一颗心早已随着雪花，

在天地间飞舞。堆雪人，打雪仗。握着冰凌当剑使，渴了，就咬上两口。彼时，大大小

小的池塘，结了厚厚的冰。一群孩子赛着打冰漂，看谁溜得远。胆大的，学起溜冰来，

一不小心，就会滑倒。爬起来，再溜。渐渐地，一个个成了溜冰高手。

　　日子，似乎放慢了脚步，如檐下融化的冰雪，缓缓地，慢慢地，滴落在瓦缸里。啪

嗒，啪嗒，细微的声响，犹如天籁之音。

　　一切变得懒洋洋的，太阳懒洋洋的，庄稼懒洋洋的，人懒洋洋的，炊烟也懒洋洋

的，缓慢地，爬出了烟囱，爬上了屋脊。

　　青菜，从雪地里扒出来的，冰雪浸透后，味道特别好。青菜烧豆腐，一道家常菜，

百吃不厌。山珍海味，又如何呢？平民的日子，无奢望，只求，平淡，平安，就足够了。

　　从前的雪，簌簌地，密密地，漫天漫地，无休无止地下。厚厚的积雪，温暖着大

地，温暖着河谷，温暖着庄稼，温暖着人心。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从前的雪

□　胡勇

　　近日，从广东珠海香洲港乘船出海，前往外伶仃岛观光游览。

当轮船航行于万里碧波之上，我望着天空中展翅翱翔的海鸥和不

远处若隐若现的岛屿，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七律《过零丁

洋》不时地浮现于脑海之中：“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

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百年来，这首悲壮沉

郁而又正气凛然的诗感动了无数中国人，尤其是“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更是激励仁人志士们为了国家利益而

不屈抗争、视死如归。

　　清晨入伶仃，乱石叹峥嵘。登上外伶仃岛，但见水清沙细、山

海相连，“岛不大而绮丽，山不高而峻秀”，尤其是沙滩之上散落着

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巨大礁石，更是给这座小岛平添了几分雄浑峥

嵘的气势。

　　当我沐浴着清晨的阳光，在绵延不绝的嶙峋礁石间盘桓、

穿行之时，迎面一块巨大礁石上镌刻着的毛泽东手书的文天

祥《过零丁洋》一诗蓦然映入眼帘，那苍劲有力的字体在曙光

中熠熠闪亮 ，使游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不禁油然

而生。

　　史载文天祥在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之后依然英勇不屈，流

亡广东一带坚持抗敌，直至寡不敌众而兵败被俘。在被敌军押送

崖山途经伶仃洋时，面对乌云密布的天空和浪涛汹涌的大海，想

着在敌军侵凌之下而山河破碎的国土，文天祥心潮起伏，感慨万

千，便一挥而就写出了这首千古绝唱《过零丁洋》，尽情抒发了自

己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

　　在元军攻打坚守崖山的宋军残部时，元军首领企图劝降文天

祥，让其说服坚守的宋军放弃抵抗。然而，文天祥义正词严、怒斥

敌军并将《过零丁洋》一诗掷予敌军首领，迫使其不得不暂时打消

了劝降念头。押往北京后，包括元世祖在内的元朝君臣又多次以

高官厚禄劝降，但文天祥始终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最终实现了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夙愿。

　　遥想文天祥，正气满苍穹。站在耸立的礁石上，眺望着浩瀚的

伶仃洋，想象着当年文天祥身戴枷锁、经过此地时那凛然不屈的

身影，顿时感到有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天地之间。纵使天荒地老、

海枯石烂，这股正气也永远不会消散。

过伶仃洋，说文天祥

□ 牟伦祥

　　小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寒冷许多，下雪结冰也是常事，加上农村日子穷苦，大

部分村民穿衣单薄，因此烤火成为人们御寒的主要方式之一。烘篓便是那时的“取

暖神器”。

　　自我记事的时候起，奶奶冬天须臾不离烘篓。奶奶的烘篓做工精致，美观牢实。

据说当时请的是村里手艺最好的黄篾匠，选用最好的竹子，花足足两天时间精心编

织而成。这两天里，一向省吃俭用的奶奶，每天给黄篾匠煮两个荷包蛋，以期他编出

最好的产品。果然，黄篾匠不负厚望，烘篓完工，旁人赞不绝口，奶奶更是如获至宝。

　　自从冬天有了烘篓烤火之后，奶奶整天被温暖包围，哮喘病都少犯。从此，那只

烘篓在奶奶手中，视如宝贝，爱不释手。

　　奶奶十分疼我，每次疯跑回来，她便将我冻得通红的小手拿到烘篓上去烘烤。

仗着奶奶的宠爱，我也做出“熊孩子”事来。记得6岁那年，我看到奶奶清理了烘篓瓦

钵里的灰烬，感到异常新奇，手里正玩着一个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遂将石头从烘篓

上面的孔丢了进去，结果把瓦钵砸得粉碎，奶奶气愤不已，扬起拐杖要打我，幸亏跑

得及时，奶奶三寸金莲追不上，口中直骂：“败家子呀，败家子。”父亲收工回来听说

此事，抓根棍子就教训我，奶奶一把将我护到她身后，向着父亲说：“现在打他一顿

有什么用？犯错改了就好。”气消后，奶奶一如既往对我疼爱，只不过我耳边多了一

些她“要爱护物品”之类的絮语。不久，父亲卖鸡蛋后专门到场上买回一个瓦钵，才

使奶奶的烘篓得以续用。

　　我上小学后，老师每天布置家庭作业，但不完成老师也不追究。那时家里没电

视，晚上大人们早早上床了，而我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作业，心里极不情愿，最

关键是双脚冻得冰冷，脚尖钻心地疼，所以我常常偷懒，谎称没有作业。奶奶得知真

相后，每晚做饭便烧些树兜之类的硬柴，把木炭积存在瓦钵内，用草灰掩上，等到晚

上做作业时，她把烘篓推到我脚下烘烤，当火温变弱时，奶奶弯腰拨一拨瓦钵里的

草灰，让炽热的温度再散发出来，然后坐在旁边静静守着我。她那慈爱的目光会同

脚下的暖流，在我周身缓缓流淌。奶奶这种坚持，直到我初中毕业。

　　奶奶的烘篓不轻易借人，但也有例外。一天晚上，北风呼啸，气温陡降，冬水田

结了一层薄冰。第二天一早，隔壁的张大叔受生产队队长安排，要翻犁冬水田，将水

稻谷桩压到水下腐烂作来年肥料。冬水田泥脚深，半天下来，张大叔裤子湿透了，冷

得直哆嗦。奶奶见状，立即叫张大叔：“快！快！！把烘篓拿过去，好好烤一烤，不然要生

病。”奶奶重新添加木炭，不容张大叔推辞，硬是把烘篓递到他手上。奶奶说：“这么冷的

天，你还在犁田，不是为多产粮食吗？”张大叔好感动，逢人便讲奶奶心好、善良。

　　时光如水，光阴在岁月之上无声泅渡。那只烘篓伴随着奶奶度过了幸福的晚

年。如今，奶奶离开人世30多年了，但烘篓里的点点星火永不磨灭，温暖长留人间。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奶奶的烘篓

《霸王别姬》

　　——— 兼寄虞姬  

　　我是顺着一首乐曲的音符才找到这里

来的。

　　秦末的空气中充斥着铁器撞击的声音，

力能拔山的项羽手握一杆长槊，在浩荡的秦

军面前砸出铿锵的钝响。一路排山倒海，攻城

略地，瞬间成为推翻秦国暴政的英雄。

　　在山呼海啸的人群中，项羽的重瞳与一

双水一样的眸子形成对视。这是一见钟情的

对视，更是相见恨晚的对视。面若桃花的虞姬

成为项羽无法逾越的关口，孔武有力的项羽

同样也成为虞姬眼中最标准的阳刚。

　　随后的征伐中，虞姬的名字便湮没在一

片金戈铁马的杂杳声里，血光与刀光成为这

个女人看得最多的色彩，虞地的明山秀水早

已成为她少女时代的记忆。

　　然而，一切只是历史。垓下，伤心的地方，

20个军帐已经成为西楚霸王最后的疆域。

　　在四面楚歌中，他弹剑为琴，粗犷悲凉的

歌声穿过每一根虬髯，落在地上。那是无可奈

何的惆怅。

　　是时候了。虞姬以凄美之姿跳进史书，第

一次将一代枭雄比得黯然无光。在霸王的歌

声中，虞姬再度起舞。飞旋的虞姬手中多了一

柄长剑。这是一段劈空裂木的舞蹈，在穷途末

路的英雄面前，虞姬从容而淡定，矜持而高

贵，水袖和罗裙在烛火的映射下，旋转放大成

壮观的影像。虞姬，将生命中最美的色彩悉数

抖落进霸王的眼中。

　　一曲《霸王别姬》，有高亢，又低沉，有哀

婉，又悲凄，有缠绵，又幽怨。

　　拨开江面上厚重的迷雾，听到深沉浑厚

的箫音，似幽幽的寒风，如潺潺的寒水，满载

全部的情愫，被岁月染上了厚重的秋霜。

《昭君出塞》

——— 兼寄王昭君  

　　从幕后走到台前是需要机缘的。从幕后

走到台前是需要勇气的。

　　出塞的路线是由长安北上，而后向胡地

纵深处走去。那是一条漫长的路。那是一条要

人流泪的路。那是一条黄云白草，风沙迷茫

的路。

　　她一连走了数十日。对人的一生而言，或

许不算长，然而却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从此，

在历史的档案中，留下了一幅怀抱琵琶，寂寞

无言地走在斜阳荒草之中的女子影像。

　　此岸在哪里？出塞，凝结在一个归与不归

的终极上。故土是温暖的，至少在回忆和思念

之中。故土是归宿和安宁。而风是飘零，流沙

是散落和湮灭，人在广漠之中骤然那么渺小，

孤绝，瞬息间就会被了无痕迹地吞没。

　　彼岸在这里。归来的渴望，是结束漂泊的

渴望，是逃脱绝望的渴望。把这渴望寄予唯一

的一轮月亮，过于遥远了。

　　一曲《昭君出塞》，勾起多少哀怨？

　　生命时时在熄灭着，并且迅速被遗忘着。

在永恒的大漠和流沙面前，归来是昭君心里

唯一的梦想。对于漂泊者昭君，归来是唯一的

停泊可能。

　　在历史的舞台之上，昭君是划过了天幕

的流星，在朔风和流沙中沉落了。人生于她，

只余下无限的空间，永恒的沉默。那种不再望

归的悲楚，是荒漠深处被摒弃的孩子，孤绝的

呼唤，再也不是一曲琵琶《昭君出塞》可以弹

唱得了。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听
音
韵
流
淌

　　此刻，毒烟阵阵

　　火魔肆虐

　　烈焰吞噬着一切

　　此刻，天地变色

　　群鸟惊飞

　　人人脸上满是惶恐

　　唯有你们

　　利剑出鞘

　　逆向而行

　　留下一串坚毅的背影

　　当冲锋的号角响起

　　当无数的水龙齐攻

　　我们守候着你们

　　每一分，每一秒

　　都揪着心度日如年

　　每一个注视

　　每一个凝望

　　都是心底无数遍的祈祷

　　当你们从火场凯旋

　　当你们疲惫地

　　脱下消防头盔

　　面对着同样的灰黑脸庞

　　只有眼白与牙齿

　　没有被烟火染黑

　　所有人都上了一层

　　浓浓的“烟熏妆”

　　我早已分不清谁是谁

　　泪水在不知不觉间

　　充溢满了我的眼眶

　　你们露出洁白的门牙

　　开心地笑着说着

　　终于又干赢了一场硬仗

　　终于又帮百姓歼灭了火魔

　　而我，只想竖起大拇指

　　对你们说：兄弟们

　　你们的“烟熏妆”，真美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 王乾荣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说，她女儿“正在不可阻

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云南丽江一位中学校长张

桂梅针对刘瑜的言论说，贫困地区的孩子必须加倍

努力，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意思是他们一定要争取

“不普通”。

　　刘瑜是在题为“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演讲

中说这番话的——— 在网上，刘演讲的标题被改为“我

的女儿正在不可阻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更具吸睛

力。刘以一名家长的视角，谈论了今天中国社会普遍

存在的教育焦虑和成功焦虑——— 很多人因为恐惧失

败，便随波逐流扎入“踩踏式竞争”，尤其是“踩踏式升

学竞争”之中，导致了“自我”愈发被压抑，生活愈发平

庸无趣。而摆脱这迷茫和焦虑，不妨从“坚定地成为一

个普通人”开始。

　　很多网友赞成刘的观点，也有人嘲讽说：“你全家

高学历，是精英，家居中国第一城北京。你女儿即使成

为普通人，也是一个具有厚实家底和精英基因的不一

般的普通人，咋跟山里娃比？说啥便宜话？”

　　“普通人”也是分阶层的。

　　我写此文不评判两位女士观点的对错，只对刘演

讲中的“懒汉论”略陈浅见。

　　刘在承认她女儿“很懒”之后说：“懒汉对社会也

有很大贡献，福利实际上是对这份贡献的嘉奖。懒汉

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一句话，他们大大降低了社会

竞争的烈度。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已经活得气喘吁吁

了，如果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我们得累成什么样？所

以，在一个高度竞争性时代，社会需要懒汉、社会感谢

懒汉。他们牺牲了自己，把无数人从崩溃的边缘挽救

了回来。”

　　这是说，你最好“牺牲”自己，当个懒汉，成为一个

普通人。如今不普通之人已经挣巴得“气喘吁吁”了，

如果懒汉也想不普通，大家都成了“拼命三郎”，“累

得”没有人样，就都没法活啦。咱们这些已经“不普通

的人”和社会，不但需要懒汉即普通人，更须感谢

他们。

　　高论，无比之高。我顺着刘教授的逻辑往下说吧。

　　咱们需要并且应该感谢落后生，如果他们也拼命

上进，则“踩踏式升学竞争”，还不把更多学生踩踏得

头破血流？

　　咱们感谢细菌和病毒，因为它们可能令咱们获得

更强的免疫力。

　　有人丢了一匹马，他感恩这个“丢”，因为那马可

能引来一大群马。

　　一个顽皮孩子打破了人家的玻璃窗，应该感谢那

个孩子，因为户主去买新玻璃，玻璃厂生产红火，工人

挣了大钱，可以买高档面包，面包师发了财，就去游山

玩水，繁荣了旅游业，国家GDP飙升……哎呀呀，这乃

是推动了全社会生产链大发展的功劳啊，全社会都应

该感谢那打破玻璃的孩子呢。

　　返回来还说懒汉。没有什么天生之懒。懒汉不是

肉懒，是心懒。对于懒人，是鼓励、鞭策他改变懒惰习

性呢，还是放任他懒下去，甚至奖励他的懒，令他以懒

为荣？如果拼命三郎拼着命创造的财富过多地用以嘉

奖坐享其成的懒汉，恐怕懒汉会越来越多，而使得社

会想感谢他们，也没有过多东西去感谢。

　　当然大多人都是普通人，只是各有各的“普通”。

普通人只是普通着，无所谓“坚定”或“不坚定”；懒汉

则戴着羞耻的帽子，无以为戒，所以别拿“懒汉”说事

儿。而当所有懒汉勤快起来之时，则社会的“竞争烈

度”更强，发展也会更快更好，更加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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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懒汉


